
■金志敏

莘塍鲜货吃爽兮
“走遍天下，不值莘塍塘下”。离开家

乡三十五年，我还经常想起这句豪言壮

语。莘塍人素来谦和好客，但在为来宾奉

上满桌鲜货时，开场白偏偏气吞山河。

莘塍人习惯把海鲜叫做鲜货。忽略自

矜自夸的含意，个中标榜溢于言表。我宁

愿相信，这句异乎寻常的口头禅，除了考虑

天下塘下押韵，更多显现的是一地吃货的

属性。

有俚谣云：“东海之滨住我家，飞云江

口往北斜。祖辈海涂当田种，世代善能捕

蟹虾。”

莘塍海岸线长 4.5 公里（直线 3.2 公

里），东海渔场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莘塍

大部村庄地处沿海，历史上素有随潮下海

涂捕海鲜的传统，渔民所获常在莘塍街头

设摊零售，鲜活蹦跳，其中尤以蝤蛑、鲜虾

脍炙人口。按种类细分，还有黄鱼、带鱼、

鳗鱼、刀鱼、鲳鱼、丰鱼、马鲛、海葵、水潺、

弹涂鱼（跳跳鱼）等。壳类则有蛏子、虾蛄、

瓜子蛤、梭子蟹等。莘塍阡陌交错，河网纵

横，淡水鱼蟹有鲤鱼、鲢鱼、鲫鱼、河虾、河

蟹等。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渔谣：“正月

鲻鱼涂上钩，二月锭网鲳鱼游。三月灯居

照花篮，四月鲥鱼最大条。五月烂黄鱼当

饭，六月鳎鳗强吃鸭。七月鲊鱼满江红，八

月条虾网里蹦。九月蝤蛑篓中张，十月江

蟹满盖膏。十一月鲜带最高潮，十二月鳗

鲞挂满船。”

也曾听父母说起当年的情景，天天吃

黄鱼吃到哭，我信。

莘塍渔业源于董田，“东海渔家”由此

得名。明末清初，董田人便以海涂采捕鱼

虾度日。为使这一带海涂作为董田人主要

求生手段，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此立

有“奉旨勒石涂捕碑”。1914 年，复立“奉

宪严禁越扰碑”。渔业作业种类繁多，主要

有“插西”、拖网、拖虾、轮关、流刺、钩钓以

及淡水养殖等，其中以“插西”作业为最，且

历史悠久。

“插西”捕捞作业，是指在海岸浅涂上，

连排插上毛竹梢，每隔数米开一扇像门扉

状小口，在小口处安放一竹篓。海中浮游

的鱼虾，随潮水涨落被冲进竹篓。潮落时，

渔民们便乘坐一种特制的“替船儿”，把鱼

篓里的鱼虾收拾起来。

这种“替船儿”体积很小，只够载负一

人，有的甚至只有一片木板，人半跪在“船”

内，可在海水中用桨驾驶，潮退后也可以在

海涂、稀泥上用一只脚蹬泥滑驶，速度甚

快，来回轻便。“插西”捕来的鱼虾数量虽

少，但喜在品种繁多，其中尤以蝤蛑最著

名，以及弹涂鱼、鳓鱼、蚕虾等。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渔民已很少搞“插西”捕捞作业，

但仍留下古老而美好的回忆。

我家在渔民上垟的必经之路。窗下田

塍碧绿。极目远眺，天色晴好时，可见一望

无际的大海涂滩。出门走过泥泞小道，走

过长满稻子翻腾稻浪的田野，可以一直走

到大海边上，那是大片望不见边的泥涂。

泥涂上的这批渔民，与其说是渔民，不

如说是捞民。大家习惯叫他们“下垟人”，

大都是背着竹篓和划着“替船儿”，趁着海

水落潮下到垟里，捞到一些鱼腥螃蟹。一

溜十几个人，浩浩荡荡挑到菜场卖掉，这时

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半。此时体现的，就是

潮涨吃鲜、潮落点盐的地方特色。

我父亲其时已做好饭，看见渔民已经

上来，就拿了脸盆，到离家一百米的菜场去

买海鲜，一毛钱两毛钱的，端一脸盆海鲜回

来，满盆欢蹦乱跳的螃蟹小鱼小虾。八爪

章鱼昂首阔步，慵懒地舒展着身躯，在它们

身上攀爬，从不同角度试图突围。

如果运气好，可以淘到身上星星点点

的“花篮”，相比普通的弹涂鱼（“烂污”），要

珍贵许多，可说是弹涂鱼中的贵族。民间

有单方，凡体弱流冷汗之人，以“花篮”炖老

酒，搁上大滚葱，吃了可见效。

鲜货胜在新鲜，烹饪方法非常简便，老

酒（黄酒）一倒，切两片姜，放三根葱，搁四

块蒜，五分钟过，马上起锅。满桌生香，饕

餮盛宴。父亲做过最简单的鲜货，就是把

乌贼一洗，放点盐，稍微一烫就端上桌子，

倒点酱油醋蘸一蘸，好吃得能把舌头拔下

来。

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到软壳蝤蛑。软

壳蝤蛑是刚蜕壳的蝤蛑，属于蝤蛑中的珍

稀动物，可惜大难临头，逃亡乏力。被“下

垟人”逮住时，脚、螯包括蟹壳，都是软嗒嗒

的。见了这种活物，许多人都是相当欢喜

的。

其烧法非常简单，冲洗干净，以老酒做

料水，把完整的软壳蝤蛑送进去，慢慢加

温，让它在温柔乡醉生梦死。起得锅来，连

肉带壳带脚搭螯，入口即化，那股甜香，浓

郁爽口。然后连卤一起喝得点滴不剩，那

老酒已鲜美异常。忆起来，真是卤也甜的。

软壳蝤蛑，与一般蝤蛑的味道，是完全

不同的。现在软壳蝤蛑更值钱了，大概几

百元一斤。具体行情我不清楚，但我知道

这东西素来比较贵重。平常不多见，在菜

场或大酒店点菜的地方，偶然有缘见到，也

是寥寥一两只，几乎人见人爱，专门招待贵

宾，属于蝤蛑中的“战斗机”。

我们去莘塍看望岳父母，会赶到塘河

边的西岸菜场，匆忙买点稀罕鲜货。运气

好时，能买到海蜇花（海蜇拆）等好货。还

有一种蛤肉叫做“庆肉”，这是一种细白薄

壳的小蛤蜊，细贝壳已被搅拌分离，细细的

蛤肉，如半颗米大小，杂在一起摆卖，以勺

子盛起称秤。回家用韭菜或洋葱片拌炒，

味道极其可口，高汤浓稠鲜美。但胃寒的

人，吃了容易肚疼，须加姜片调和。

每个人从小吃惯了的食物，才最合乎

自己的口味。父母常说，生落处、长落处，

意为生于兹、长于兹。人的出生地，决定了

舌尖的密码。“生长地域”也许能天然地为

解释食物气质提供来路，但味蕾成为食客

出生前就被注定的宿命。莘塍鲜货确认着

我们的“南方基因”，但对故乡的指认，反而

使我们患上更普遍意义上的“怀乡病”，当

然，这似乎更接近理想的状态。

都说这天下唯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所

以，吃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食物传

递的幸福感、仪式感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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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霞

王兴东与电影
《共和国之旗》

“那简朴的家庭环境，打破了我对国

旗设计者所有的预想，于是，我有了最初

的激动和敬意。”

1998年新年伊始，“德艺双馨中青年

艺术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

东走访曾联松故居时如是说。

那段时间，王兴东风雨无阻地跑国

家档案馆查阅许多当年评选国旗的历史

资料，他心里一直在纠结与困惑一个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泱泱大国之旗，怎

么会出自一个上海小职员之手？可以将

曾联松这个活着的人拍成电影故事片

吗？

落日的余晖洒在正坐于办公桌前眉

头紧锁、凝神思考的王兴东身上，他操起

座机快速拨了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

理张和平和制片人王浙滨的电话，约他

俩马上来自己办公室一趟。王、张两人

急匆匆往王兴东办公室赶，因为作为好

朋友，他俩深知王兴东的个性，要不是真

有很重要的事，他不会打这种火急火燎

的电话。直至深夜，王兴东的办公室灯

火通明，他们仨就王兴东纠结的问题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不知不觉到了破晓时

分，他们终于达成一致认识，说做就做。

王兴东一行在上海山阴路 145 弄 6 号找

到了曾联松居住的陋室，但时年82岁的

曾联松因脑血栓已住进了医院，王兴东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病中的

曾联松体力不济，气息衰弱，无法多说

话。他们只好转而采访上海所有熟悉曾

联松的人。就这样，王兴东在山阴路离

曾联松居所不远的一家旅馆里，一待就

是半个月。

返京后，为了剧本创作，时任全国政

协委员的王兴东手持鲜花慕名拜访了中

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雷洁琼。雷洁

琼给王兴东深情讲述了上海小职员曾联

松设计的国旗如何在 2992 幅图案中脱

颖而出的往事。凡事认真踏实的王兴东

还联系到曾联松的长子曾一冲，并马不

停蹄地飞往曾一冲当时的工作地广东珠

海。在曾一冲宽敞的办公室里，雾锁热

红茶，云开万壑葱，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

地握在一起，他们相见恨晚，促膝长谈了

三天三夜。

王兴东深知，一部好电影需要进入

主人公的心境，于是他想：剧本不能离开

人与旗，如果让曾联松看一组国旗集锦

图，他万不会想到自己在阁楼上画的图

案，如今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彰显我们中

国的日益繁荣，表现我们中国人无比的

尊严⋯⋯因而，王兴东更进一步确信：曾

联松从一面旗被选定的激动，到看旗集

锦所产生的情绪聚变，完全能构成一个

高潮段落⋯⋯有了这样一个好结尾，王

兴东就迫不及待地动笔创作了。

半年之后，经过八个月的“煎熬”，

《共和国之旗》剧本终于在秋风送爽的日

子里脱稿了。

几经修改的剧本得到了紫禁城影业

公司及上级组织的支持，1998年11月电

影在上海开拍，王兴东特邀曾一冲到拍

摄现场。与剧组人员共处一周的日子

里，曾一冲耳闻目睹了全体剧组人员在

艰苦工作环境中为了每一个镜头能达到

预期目标，熬过多少个夜晚乃至通宵达

旦，这种高度热忱的工作责任心常常感

动得曾一冲热泪盈眶。1999 年 6 月 21

日，一部以曾联松为原型的新中国50华

诞献礼片《共和国之旗》，在克服重重困

难后终于如期完成，并在全国政协礼堂

举行了盛大的首映式。片尾主题曲伴随

着主人公曾联松的肺腑之言同时响起：

“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

家强大，国旗增色⋯⋯”观众们难抑感动

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鼓掌，掌声

经久不息⋯⋯

摄制组全体成员在举杯欢庆电影拍

摄成功的同时，饮酒不忘酿酒人，在王兴

东的带领下，他们手捧大束带露的鲜花，

虔诚地登门专访因多次小中风长住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的曾联松。

当时病魔缠身中的曾老得知电影

《共和国之旗》拍摄成功的消息，激动难

抑，用他那青筋暴起、枯瘦如柴的双手虚

弱而颤抖地拉住长子曾一冲的手，哆嗦

着的嘴巴无法清晰地发音说话，热切的

目光在儿子与来访者之间不断逡巡，老

泪纵横，情难自已⋯⋯大家深知这部影

片对眼前这位老人的重要性，那是对他

一生波折、一生执著真理、一生爱国爱党

的充分肯定，也是他最大的心愿与欣慰！

1999年9月，全国第三届“电影创作

源泉奖”授予《共和国之旗》原型曾联松，

并由94岁高龄的雷洁琼女士亲自颁奖。

这一大好消息给时年83岁的曾联松带来

了一份莫大的惊喜与温暖，但他因病住

院治疗无法亲自赴京领奖，特派长子曾

一冲代领。

面对鲜花簇拥、规模盛大的颁奖场

面，曾一冲感极而泣，深情地表示一定要

把这番浓情厚意传达给病中的老父，以

慰他毕生追随共产党之心，更愿这部《共

和国之旗》电影能激发人们更大的爱国

爱党热情。

（节选自《致敬五星红旗·国旗设计

者曾联松》）


